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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拉闸限电：多数人都忽略了更心悸的一个问题
过去几年来，中国一直实行旨在提高单

位GDP能源利用效率的“能耗双控”策略，以
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然而近日，全国多地发
生突击式“拉闸限电”、命令式“停产”等事
件，使得“能耗双控”再次成为热议焦点。而
这一突发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更值得重
视。

为什么要实施“能耗双控”？可能并不
止于绿色发展，而是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
息息相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指出，很多人都关心中国GDP何时超过美
国，却忽略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即中国
若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克服严重
的资源限制问题。与100年前的美国崛起相
比，中国内部资源并不充足，这是中国发展
的最大挑战。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
消费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也要达到发达工
业国水准。当内需不断增长，当资源转化出
来的产品被我们自己消费时，世界经济不平
衡就会凸显，欧美与中国的资源竞争就会显
现。另一方面要警惕的是，时代主题已经改
变，以 2016 年为转折点，世界进入新时代
——全球性的虚拟资本主义走到尽头，发达
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回归，必然引发矛盾和
碰撞。这两点是与以往国际局势的最大不
同之处。

他认为，未来 10到 15年是中国的关键
时期。如果没有新技术能保证人类和平解
决资源问题，世界可能面临新的动荡和战
争。在西方实体经济再度壮大前，中国应抓
住时间窗口期，将城市化、工业化水平推上
新台阶，这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使
命。

资源瓶颈与中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21世纪的一个重大

历史事件是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复
兴。很多讨论往往把关注重心集中在中国
的GDP何时超过美国，并将之视为中国彻底
崛起的标志。然而，这些关注重心可能忽略
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即中国若想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克服严重的资源限制
问题。与一百年前的美国崛起相较，中国内
部的资源并不像美国那般充足，不足以支撑
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种资源
限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进程面临的最大挑
战。

01 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潜力依然存在
目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以城市化为

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达极限，理由
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饱和，各地
的土地财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笔者认
为，中国经济还有高速成长的空间，中国城
市化继续推进的空间还非常广阔。

从发达国家已有的指标来看，我们的城
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户籍人口城市
化的比重才刚过40%，只有五亿多的城市户
籍人口，而农村户籍人口还有将近九亿。虽
然现在中国已经大概有七亿的人口在城市
常住和工作，但其中两亿多人是农民工，他
们并不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他们在城市中
主要是工作，而消费水平则是被大幅度压
缩，因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获得的收入大
部分要流回农村、补贴家用。有调查指出，
平均每位农民工每收入100块钱大概只消费
60块钱，有 40块钱是要汇回农村、汇回老
家。中国普通居民家庭的储蓄率平均大概
是 20%多，但农民工群体的储蓄率超过
40%。这也说明，在中国，人的城市化，农村
人口的市民化并不充分，还存在非常大的成
长空间。纵向对比，若以 20世纪 70年代的
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的市民化率——80%~
85%的标准来观察，如果中国在2030年达到
14.5亿-15亿人（包含二胎因素）的人口总
量，则相应的市民化、城市化人口需要在当
前基础上再增加8亿左右。

新增8亿城市人口究竟意味着什么？意
味着需要巨量的工业化产值规模和巨量的
资源规模来支撑他们的生活与消费。根据
现有的调查统计可知，中国的城乡人口的消
费差距是 3倍，巨量的新市民意味着巨量的
消费需求。若以东亚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
家为参照标准，要支撑巨大的城市化规模，
中国的工业产值还需要增加 2.5倍。2017
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规模是近 40万亿，增加
2.5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值规模要达到
100万亿以上，才能支撑中国达到东亚国家
正常水准的城市化率。从这个角度去观察，
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支撑城市
化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够。

以衡量工业化指标的发电能力为例。

中国目前的年发电量5.99万亿千瓦时（2016
年），人均发电量只有4000多度，美国的人均
发电量是16000度。以现在去产能呼声很高
的钢铁工业为例，中国目前的人均钢产量只
有 800公斤左右，距离人均一吨钢的一般发
达国家水平，以及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
经达到的人均两吨钢的水平，还存在不小差
距。而且，中国因为人口稠密、平原面积少，
要让城市人口“住有所居”，就需要大量高层
建筑、公寓楼式小区，需要的钢铁消耗量比
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更高。中国现有的城
市容量，是无法承载未来巨量人口的城市化
的。以日本为参照，日本的城市容积率普遍
在2左右，而在中国，即使是上海这样的人口
稠密地区，整体容积率也就在0.8左右，未到
1的标准。

因此，如果中国要真正实现人的城市
化，就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
间，需要通过对旧城的改造来大幅度提升城
市容积率。此种巨量规模的投资需求，足够
支撑起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成长
2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如果未来新进城的
8亿新市民，其消费水平同步提高到目前的
两到三倍，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就可以实
现从投资向消费的驱动力转换，中国经济就
有持续增长的空间。

02 推动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克服资源瓶
颈

中国继续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和
潜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满足这种需求、实现
这种潜力的现实挑战是，我们能否获得足够
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高速发展，即我们能否
克服自身的资源瓶颈。

过去多年我们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国家
发改委在进行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
对于中国能源消费、钢铁消费等等指标的预
测都跟不上现实情况的高速变化：2000年，
发改委在进行十五规划的时候预估，到2020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大概2亿吨左右，或者
略有超过。但实际上，2016年中国的石油进
口量就已经达到 3.65亿吨。进入新千年以
来，全球石油的产出每年只增加1%，而中国
的石油进行增速却远高于这一增量，2011到
2015年，中国石油进口的平均增速是 10%，
是全球石油产能增长速度的 10倍。与之相
类似的，还有中国对铝、铜等主要的金属和
非金属矿产的需求增速。如2014年，中国进
口铝土矿 3500万吨，2016年则达到了 6000
万吨。也就是说，近些年来，全球资源的新
增产能，大部分已经进口到了中国。以此为
参照，如果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要求中国
的工业产值规模增加 2.5倍，全球资源能否
支撑这么巨量的工业规模？这是个非常严
肃的挑战。

中国要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就要面临
国际资源竞争的历史性难题。比如说，2017
年印度不参与中国主持的“一带一路”峰会，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对中国主导的资源
物流体系存在疑虑，在印度人看来，如果全
球资源都向中国富集，那他们的资源需求如
何保障，他们的成长空间如何扩展？以史为
鉴，人类社会围绕资源竞争已经发生过两场
世界性战争。中国的巨量资源需求可能会
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中国
崛起面临的不利条件之一。现在很多人习
惯以美国的崛起历程来比附中国，但是，我
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资源条
件、国际环境比中国当下的处境更优越。美
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用担心资源问题。从
一战到二战，世界上主要的矿产、资源、能源
的发现，七成集中在北美大陆。与美国相
比，欧洲国家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争夺资源
和市场，争夺海外势力范围，欧洲大陆爆发
战争时，美国可以作壁上观，并享受资本避
险、黄金流入美国带来的巨额红利。而中国
在当前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关键
阶段，恰恰最为欠缺的就是资源。这也使得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地缘政治上的后发劣
势，崛起难度与之前各国相比更为巨大。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目的之一
就是通过拓展海外渠道解决中国的资源需
求问题。然而，更大的挑战可能是，即使中
国建成了国际资源走廊，获得了中东的原油
和非洲的矿石，恐怕也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巨
量城市化和工业化需求。当然，如果可以找
到替代性的高效能源，比如实现可燃冰的持
续性开采，那可能意味着中国能源瓶颈的巨
大突破，但此类事件和技术创新很难预期，
不能抱有过高期待。与此同时，很多人对

“互联网”的创新津津乐道。然而，互联网的

创新模式也无法改变资源的硬约束。所谓
“互联网+”的原理，其实是信息流带动加快
了价值流、物流的运转，进而加快了生产速
度。但是，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和材料并不会
因此减少，还可能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如果
没有能源和材料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人类围
绕着资源的争夺就不会消失。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在资源流向方面，
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动向。比如，
过去主要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
资源，然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到
了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从类似于中国的
发展中国家进口制造业产品，一定程度上也
放弃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需求。我们可
以明显地看到，欧洲、美国的资源进口比重
明显下降，而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比重逐渐上
升。中国逐步成长为一个生产、制造的加工
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表现，就是中国获得
的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到了现在，当我们
的内需不断成长，当资源转化出来的产品被
我们自己消费的时候，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就
会凸显，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资源竞争就会日
益显现。

因此，从中国自身成长的角度来观察，
所谓的产能过剩其实是个短期问题，只要中
国能真正进入由城市化引导工业化的快速
通道，必然会产生巨量内需。从现在到2050
年，中国如果顺利解决了资源瓶颈的问题，
自然可以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如果无法解
决这一问题，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
GDP数据的背后是物质生产，是钢铁、水泥、
电器这样的工业产品，而这些工业产品背
后，则是巨量的资源。一国的财富总量是以
一国掌握、控制的资源总量为基础的，一国
的发展，也需要以为这些物质资源来作为支
撑。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我
们的人均消费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要达
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水准。

而中国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高的
收入水准，就面临和西方，和欧美的直接竞
争，无论是在生产制造能力还是资源获取能
力方面。这也是与前一阶段相比，在国际局
势上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同之处。

03 发达国家产业资本抬头与中国战略
机遇期

同时，我们要警惕的是时代的主题已经
悄然发生改变。以2016年为转折点，当今世
界进入了新时代——全球性的虚拟资本主
义走到了尽头，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
始回归。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年间，西方国
家逐步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通过金融手
段操纵和放大财富。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
后，资产操纵模式难以维系。美国的虚拟的
资产炒作，如 CDO、CDS，规模都大幅度缩
水，市场和炒家已经无法操纵房产这种高价
值的资产了，目前美国的虚拟资产项目都是
类似汽车贷、学生贷这样的相对低价值资
产。在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危机后
的恢复性增长走到尽头，大宗商品交易的炒
作无力维持。这里的原因在于：虚拟资产最
后总需要嫁接在实体资产上，而经历过危
机，大额实体资产或是泡沫破裂，或是出现
坏账，或是被限制交易，无法持续操纵。当
实体资产价值较低时，市场操作空间就大幅
度减少。当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热度和规模
都在降低时，为了维持经济，欧美各国只能
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操纵来刺激经
济，因此，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各国真
正膨胀起来的市场其实是货币交易市场。
但是，这个游戏最终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单
纯的操纵货币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迟早会崩盘。
因为货币交易越来越关键，美国为了维

护美元的货币霸权，一直在找寻机会限制和
打击欧元，然而，在难民潮的刺激下英国人
选择脱欧这一行动扰乱了美国的全球金融
布局。当年特朗普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对英国脱欧的政治反应。原因在于，英国
是美国境外全球最大的美元的交易场所，英
国金融市场的主体是美元交易。英国脱欧
之后，割裂了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联系，
而金融服务业高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的面对
面交流，这就影响了美国金融资本对欧洲的
影响力，美国无法继续通过美元和欧元之间
的互动，通过军事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去影响
欧元。一旦金融资本的跨国操纵实力因英
国脱欧而大幅度削弱以后，产业资本就相对
增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恰恰是美国的产业资本
的力量。

在美国，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有两股势
力：一种是与金融资本对立的普通老百姓；
还有一种是GE、波音这样的大型实体生产
集团。因此，特朗普的上台也标志着美国等
国家的产业资本（包括军工集团）势力再度
站到台前。而美国的产业资本回归，美国的
制造业复兴，必然需要寻找新的资源和市
场。与此同时，中国要完成工业化进程，也
必然要更多的吸纳全球资源与开拓全球市
场。这两种同质性的国际需求必然会引发
矛盾与碰撞，值得重视。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的产业资本回
归、制造业复兴还面临很多挑战，因为美国
的工业制造能力在虚拟资本主义膨胀的二
十年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瓦解，很多制造
业已经外移了。短期之内，美国制造业还无
法与中国的实体经济展开全面竞争。然而，
美国因为具有强大的技术储备及人才储备
和优良的能源条件、市场条件，其制造能力
的恢复和发展也远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绝
对不能轻视。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为主的
产业结构，目前来看，至少需要10年到15年
的恢复性发展时段。美国的实体经济回归，
也可能带动欧洲和日本实体经济的回归。
如果美国再一次回到实体发展的经济路径
上，必然会改变国际趋势。10到15年后，当
西方国家实体经济再度壮大，就会恢复对资
源和市场的巨大需求，世界局势可能又会高
度紧张。

因此，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我们还存在
10到15年的黄金发展期。未来的十到十五
年，将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
关键时期。15年之后，如果没有新技术能够
保证人类采用和平手段解决资源问题，世界
可能会经历新的动荡和战争。

世界大国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
从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到GDP超过英国用了
二十多年，再到它真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
主又用了三十年。与之相比，中国2010年工
业规模超过美国，到2030年左右估计经济规
模也能超美。但是，不同于一百年前从英国
到美国的霸权转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面对着一个最大的挑战：即与如此超大规
模体量的崛起相伴，对维持持续增长的资源
和国家战略布局能力提出的要求，从人类历
史进程中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真正
实现崛起，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时
间窗口期，也即是未来的 10到 15年黄金发
展期，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调动各方面力量，
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推向一个新的
台阶，这也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使
命。


